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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首
曲
調
配
上
晏
幾

道
《
鷓
鴣
天
》
（

﹁彩
袖

殷
勤
捧
玉
盅
﹂
）
，
正
唱

出
這
種
繁
華
落
盡
的
冷
落

，
然
後
更
珍
惜
重
逢
的
溫

馨
：

彩
袖
殷
勤
捧
玉
盅
，
當
年
拚
卻
醉
顏
紅
。

舞
低
楊
柳
樓
心
月
，
歌
盡
桃
花
扇
底
風
。

從
別
後
，
憶
相
逢
，
幾
回
魂
夢
與
君
同
？

今
宵
忍
把
銀
釭
照
，
猶
恐
相
逢
是
夢
中
。

至
善
兄
津
津
有
味
地
配
歌
，
出
歌
本
，
全

無
功
利
之
心
，
不
過
既
以
自
娛
，
亦
以
娛
人
，

如
他
所
說
，
﹁希
望
有
機
會
聽
到
您
的
歌
聲
，

唱
的
是
我
配
的
歌
﹂
。
我
的
想
法
卻
俗
得
多
，

還
在
初
版
本
問
世
時
，
我
就
琢
磨
着
，
如
果
開

個
演
唱
會
，
海
報
上
不
但
列
出
曲
目
，
還
大
書

特
書
：
屈
原
、
曹
操
、
陶
潛
、
李
白
、
杜
甫
、

柳
宗
元
、
李
商
隱
等
詞
，
亨
德
爾
、
莫
扎
特
、

貝
多
芬
、
舒
伯
特
、
威
爾
迪
、
格
里
格
、
比
才

等
曲
，
那
是
何
等
令
人
震
撼
的
陣
容
！

當
時
我
有
個
小
朋
友
正
在
北
京
音
樂
廳
打

工
，
那
裡
承
包
經
營
的
老
闆
，
是
個
熱
愛
音
樂

又
懂
得
市
場
操
作
的
年
輕
人
，
沒
多
久

就
把
音
樂
廳
弄
得
紅
紅
火
火
的
，
受
到

聽
眾
也
受
到
有
識
之
士
稱
讚
。
我
曾
想

借
助
於
他
們
辦
這
件
好
事
，
但
還
沒
等

我
找
那
個
小
朋
友
，
中
央
樂
團
一
換
屆

，
就
在
合
同
未
滿
期
時
，
斷
然
收
回
了

音
樂
廳
。
我
不
是
從
事
音
樂
的
人
，
在

有
限
的
朋
友
中
，
原
來
還
想
找
找
像
姜

嘉
鏘
這
樣
的
歌
唱
家
，
一
商
演
唱
的
事

，
知
道
他
肯
定
會
支
持
，
但
那
想
望
轉

眼
成
了
泡
影
，
我
也
無
心
去
﹁串
連
﹂

了
。
我
還
是
不
死
心
。
因
為
想
到
自
己

小
學
時
就
在
音
樂
課
上
和
課
外
受
到
包

括
李
叔
同
、
李
抱
塵
、
湯
鶴
逸
這
些
先

生
編
配
的
詩
詞
名
曲
的
薰
陶
，
受
用
不

淺
，
在
我
前
面
至
少
還
有
至
善
兄
和
于

浩
成
兄
他
們
那
一
代
，
無
不
如
此
。
老

于
去
參
加
了
童
年
母
校
師
大
附
小
為
陶

淑
範
老
師
舉
辦
的
敬
老
活
動
，
會
上
大

家
放
聲
唱
的
是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唱

熟
了
的
抒
情
歌
曲
！

在
這
裡
，
我
向
中
小
學
校
特
別
是

語
文
和
音
樂
老
師
建
議
，
可
能
的
話
，

不
妨
從
葉
至
善
先
生
編
配
的
曲
集
裡
找

一
些
合
適
的
，
試
着
推
廣
一
下
，
既
幫

助
孩
子
們
體
會
古
詩
詞
的
內
涵
，
提
升

音
樂
審
美
的
格
調
，
同
時
也
豐
富
了
校

園
文
化
活
動
。
於
是
我
眼
前
跳
出
了
一

連
串
的
曲
目
：
李
白
的
《
關
山
月
》
，

配
意
大
利
科
特
勞
的
《
桑
塔
．
露
琪
亞
》
。

小
時
候
唱
這
支
歌
，
咬
字
是
﹁桑
達
露

西
亞
﹂
，
似
為
西
班
牙
地
名
，
以
為
是

那
裡
的
民
歌
，
那
時
配
詞
為
﹁你
來
看

，
你
來
看
，
浮
雲
多
燦
爛
…
…
﹂
現
在

唱
李
白
的
﹁明
月
出
天
山
，
蒼
茫
雲
海

間
﹂
，
一
樣
的
遼
闊
無
垠
，
一
樣
的
莽

蒼
蒼
，
猶
如
歌
唱
在
西
班
牙
的
腹
地
或

意
大
利
的
海
濱
。

五
十
年
代
唱
俄
羅
斯
民
歌
﹁草
原

大
無
邊
…
…
﹂
，
是
趕
腳
的
馬
車
伕
臨
終
唱
給

遠
方
愛
人
的
；
現
在
拿
來
唱
李
白
的
《
春
草
》

，
﹁燕
草
抽
碧
絲
，
秦
桑
低
綠
枝
，
當
君
懷
歸

日
，
是
妾
斷
腸
時
﹂
，
彷
彿
出
自
同
樣
的
機
杼

。
唱
了
李
白
代
閨
中
人
寄
遠
，
明
白
了
俄
羅

斯
那
首
《
草
原
》
也
不
過
是
假
託
車
伕
將
死
，

來
打
動
人
罷
了
。
你
問
，
這
樣
的
歌
小
學
生
唱

合
適
嗎
？
我
想
，
半
世
紀
前
的
孩
子
們
能
唱

《
草
原
》
，
能
唱
《
蘭
花
花
》
，
道
理
不
是
一

樣
嗎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小
學
生
，
都
迎
風

奔
跑
着
唱
過
﹁好
大
的
西
北
風
…
…
一
二
三
四

呼
呼
呼
﹂
，
原
是
由
美
國G

．F

．
魯
特
作
曲
的

《
音
樂
在
空
中
迴
盪
》
，
旋
律
簡
單
流
暢
，
極

易
上
口
，
現
在
配
上
杜
甫
平
生
唯
一
欣
喜
欲
狂

脫
口
放
歌
的
《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
，
簡
直

就
緊
跟
着
詩
人
下
三
峽
奔
洛
陽
了
。
五
十
年
代

我
們
從
話
劇
《
保
爾
．
柯
察
金
》
中
由
導
演
孫

維
世
配
詞
的
﹁在
烏
克
蘭
遼
闊
的
原
野
上
…
…

﹂
，
熟
悉
了
烏
克
蘭
民
歌
《
德
涅
伯
河
》
的
曲

調
，
卻
不
熟
悉
烏
克
蘭
大
詩
人
舍
甫
琴
珂
的
原

詞
。
這
回
以
杜
甫
的
名
作
《
登
高
》
來
唱
，
也

彌
補
了
這
一
遺
憾
。
德
涅
伯
河
賦
予
原
來
詞
曲

的
渾
厚
悲
壯
，
與
長
江
邊
詩
人
的
沉
鬱
頓
挫
，

渾
然
而
一
了
。
如
嫌
這
些
曲
子
負
載
的
感
情
和

思
想
分
量
太
重
，
想
唱
點
輕
快
的
，
可
以
唱
白

居
易
《
湖
上
春
行
》
，
用
門
德
爾
松
《
聽
，
天

使
在
歌
唱
》
的
曲
子
：
﹁孤
山
寺
北
賈
亭
西
，

水
面
初
平
雲
腳
低
…
…
亂
花
漸
欲
迷
人
眼
，
淺

草
才
能
沒
馬
蹄
…
…
﹂
可
以
用
我
國
雲
南
民
歌

《
小
河
淌
水
》
的
曲
調
唱
劉
禹
錫
的
《
竹
枝
詞

》
：
﹁楊
柳
青
青
江
水
平
，
聞
郎
江
上
唱
歌
聲

。
東
邊
日
出
西
邊
雨
，
道
是
無
晴
還
有
晴
。
﹂

為
了
配
歌
，
三
字
尾
適
當
重
複
，
另
有
一
種
一

唱
三
嘆
的
韻
味
。
古
詩
配
中
國
民
歌
的
，
還
有

吳
文
英
《
玉
樓
春
．
京
市
舞
女
》
，
配
上
我
國

維
吾
爾
族
民
歌
《
阿
拉
木
汗
》
，
簡
直
就
像
量

身
製
作
似
的
。
想
見
婆
娑
伴
舞
，
就
不
知
是
在

古
之
西
安
、
汴
梁
，
還
是
今
之
烏
魯
木
齊
或
北

京
等
地
了
。

我
們
小
時
候
就
唱
過
英
國T

．H

．
貝
利

《
多
年
以
前
》
，
至
善
兄
說
他
是
吹
口
琴
吹
熟

的
，
後
來
才
知
道
是
久
別
重
逢
時
唱
的

一
首
歌
。
那
反
覆
吟
唱
的
﹁Lo ng

lon g
a go,

lon g
lon g

a go

﹂
（
多
年
以
前
，
多

年
以
前
）
，
就
像
《
在
遙
遠
的
地
方
》

中
那
﹁лале rо ,лал еr о

﹂
（
在
遠
方
，

在
遠
方
）
一
樣
，
都
是
詞
短
情
長
。
現

在
配
上
蔣
捷
的
《
一
剪
梅
．
舟
過
吳
江

》
：
﹁流
光
容
易
把
人
拋
，
紅
了
櫻
桃

，
綠
了
芭
蕉
﹂
，
以
孩
子
們
的
口
脗
唱

，
那
是
在
一
片
彩
色
光
景
前
不
識
愁
滋

味
的
歡
歌
，
若
干
年
後
，
比
如
到
中
年

以
後
老
同
學
聚
會
時
唱
它
，
就
會
像
葉

至
善
以
至
我
這
樣
的
人
似
的
，
從
中
得

到
一
縷
懷
舊
的
慰
藉
。

至
善
兄
做
這
件
﹁古
詩
詞
新
唱
﹂

的
配
歌
，
我
以
為
無
非
是
出
於
懷
舊
，

我
幾
乎
收
束
不
住
的
這
篇
文
字
，
其
實

也
是
由
於
懷
舊
，
懷
念
舊
時
唱
過
的
歌

，
舊
時
念
過
的
詩
詞
，
舊
日
時
光
中
的

親
人
，
老
師
，
同
學
，
朋
友
。
是
老
境

必
然
會
有
的
心
情
吧
。

跟
今
天
的
年
輕
人
、
中
小
學
生
說

懷
舊
，
似
乎
太
早
，
有
點
文
不
對
題
。

但
懷
舊
，
念
舊
，
總
歸
是
人
性
的
一
種

表
現
。
不
是
一
般
的
追
懷
往
昔
，
而
是

要
找
回
值
得
珍
藏
的
美
好
記
憶
。
只
要

不
是
﹁惡
性
懷
舊
﹂
，
不
是
排
他
的
，

即
不
是
強
迫
別
人
跟
你
一
樣
想
，
一
樣

做
，
甚
至
跟
你
一
塊
回
到
從
前
去
…
…

那
末
，
本
也
沒
有
什
麼
不
好
。

至
善
兄
去
世
三
年
了
。
我
早
就
想

寫
這
篇
文
字
，
但
不
敢
率
爾
動
筆
。
你

想
，
他
在
增
訂
本
出
來
後
，
又
校
出
簡

譜
中
五
十
三
處
差
錯
，
親
筆
列
出
勘
誤

表
，
這
不
僅
是
資
深
編
輯
的
嚴
謹
作
風

，
且
見
出
其
平
生
為
人
的
踏
實
負
責
。

增
訂
本
出
了
十
一
年
，
想
已
銷
完
。
今

後
如
再
重
印
，
當
可
一
一
校
正
。
至
善

兄
還
在
書
邊
寄
語
，
﹁您
唱
過
之
後
，

覺
得
某
一
首
還
可
以
，
請
把
它
介
紹
給
喜
歡
唱

歌
的
朋
友
；
覺
得
某
一
首
配
得
實
在
不
像
樣
，

請
寫
信
告
訴
我
﹂
。
我
說
，
﹁配
得
實
在
不
像

樣
﹂
的
，
一
首
也
沒
有
。
不
過
，
有
少
數
幾
首

，
如
聖
誕
歌
曲
《
寧
靜
的
夜
》
（
現
通
稱
《
平

安
夜
》
）
，
似
不
必
再
配
《
尚
書
大
傳
》
裡
的

《
卿
雲
歌
》
，
因
前
者
已
深
入
人
心
，
而
後
者

過
於
冷
僻
，
又
在
民
國
初
年
一
度
頒
為
國
歌
，

也
有
過
另
外
的
曲
譜
了
。
再
如
選
自
捷
克
德
沃

夏
克
《
新
世
界
交
響
樂
》
的
一
段
黑
人
風
小
調

，
大
家
從
三
十
年
代
或
更
早
就
熟
悉
了
可
能
是

李
抱
塵
配
詞
的
﹁念
故
鄉
，
念
故
鄉
，
故
鄉
真

可
愛
…
…
﹂
，
也
是
有
華
人
處
就
傳
唱
不
歇
，

同
樣
深
入
人
心
，
似
也
不
必
拿
來
改
配
曹
操
的

《
龜
雖
壽
》
了
。

謹
以
此
文
紀
念
葉
至
善
先
生
逝
世
三
周
年

，
讓
他
欣
慰
地
聽
到
我
們
老
少
幾
代
人
在
唱
他

配
的
歌
。

（
下
）

人際關係很脆弱，就脆
弱在人際關係之魂──平等
，容易遭到顛覆。所以中國
有 「不患寡，患不均」之說
，而黑格爾也說過， 「貧困
不會產生暴民，但貧困伴以

對富人、社會和政治的憤怒，暴民才會出現」。
一句話，平等這杆人性天平是傾斜不得的。

生活中，多年摯友通常因為平等原則被漠視
，一個無意的小動作、一句無心的笑話，引出深
情厚誼一夕變色的痛心事。好萊塢巨片《美國往
事》中的黑道兄弟，情同手足、生死與共，就因
為其中一人為自己張羅了一個 「首領寶座」，另

一兄弟聞之不屑，淡然一笑。但就是這瞬間即逝
的一笑，不僅把莫逆之交笑沒了，更笑出了反目
成仇，笑出了後來的殺身大禍。當然，從頭到尾
還有一個漫長過程。

外國警匪片中也有這樣的情節：黑道大哥會
在大庭廣眾之間雙膝跪地，為小弟重繫鬆掉的鞋
帶。這是虛情假意和裝腔作勢？很可能，但卻惹
得全體黑道兄弟熱淚盈眶，也激起黑道小弟衝鋒
陷陣時的奮不顧身及冷血兇殘。由此可見，黑道
裡儘管輩份和地位的講究十分嚴格，但大佬絕對
是善用 「平等」手段的高手，否則招攬不到眾兄
弟的 「死忠」。

還有一則感人的東瀛故事，是一位曾在日本

留學和打工的朋友告訴筆者的。他在東京中野燒
烤店 「味仙莊」上班，遇到一位名叫 「東」的店
長， 「東」在日語裡唸起來有三個音節：阿茨馬
。該朋友時而當洗碗工，時而當店堂侍者，與阿
茨馬合作愉快，但沒想到，下班時店長放下手頭
工作，親自為他做飯，並恭恭敬敬領他到店堂空
位坐下。原來所有的店員、臨時工下班時，阿茨
馬都會叮囑他們提前換掉工作服，下班後做一回
顧客。

店長親手做飯犒賞部下很普通。但世間最珍
貴的，不就是一個普通的溫柔目光、一聲普通的
體貼叮嚀嗎？唯其普通，才顯得真誠；唯其真誠
，才堪稱珍貴。

年輕時讀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
的《牡丹亭》，看到第二十一齣
《謁遇》處，僧人唱道： 「一領破
袈裟，香山嶴裡巴。多生多寶多菩
薩，多多照證光光乍。」接着道白
： 「小僧廣州府香山嶴多寶寺一個

住持。……」覺得 「香山嶴裡巴」五個字怪怪的，實在
有些費解。後來，看了徐朔方教授《牡丹亭》校註，得
知原來說的是香山嶴耶穌會的教堂三巴寺。 「巴」，指
寺廟。到了一九八七年，費成康先生在《讀書》雜誌上
撰文指出，上述解釋似是而非， 「巴」係葡萄牙文音譯
，詞義是 「神父」。開頭兩句話，是僧人上場自報家門
。古代戲劇中一個人物首次登場時，例需進行自我介紹
。這樣，就更容易理解了。

這是關於 「巴」字的解釋。那麼， 「香山嶴」又在
哪裡呢？此詞在《牡丹亭》中凡二見，另一處是第六齣

《悵眺》中： 「今秋任滿，例於香山嶴多寶寺中賽寶」
。《牡丹亭》校註中說，在 「今廣東省中山縣境內」，
並引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舉人 「盧廷龍請盡
逐香山嶴夷，仍歸濠境故地」。 「濠境」即今澳門。顯
然，這裡把 「香山嶴」與澳門看作兩個地方。實際上，
「香山嶴」指的就是澳門。

澳門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舊稱 「濠鏡（境）」，歸
屬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位於珠江口西岸，面
臨南海，與香港、廣州鼎足而立，互成犄角之勢。史志
記載，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葡萄牙殖民者
初入其地，藉口 「舟觸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
」，強行上岸租佔澳門， 「久之遂專為所據」。後來，
又不斷擴大範圍，使之逐漸擴展成國際通航的港口。二
百八十九年後，香港開埠。此前，它一直是西方在東方
貿易、傳播宗教和文化藝術的中心，也是進入中國的橋
頭堡。

那麼，湯顯祖又何以在劇作中寫到澳門呢？這就要
說到他的 「澳門之旅」了。湯顯祖，江西省臨川縣人，
生於明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年），二十一歲中舉，
三十四歲中進士。在留都南京，先是做太常博士、詹事
府主簿，後升任禮部主事。《明史》有傳，謂其 「意氣
慷慨」， 「蹭蹬窮老」，頗能概括其個性與生平。萬曆
十九年（一五九一年），他上了一道《論輔臣科臣疏》
，批評朝政，抨擊宰輔張居正與申時行，極言諸臣欺蔽
誤國，營私舞弊。對他的大膽放言，指斥時政，萬曆皇
帝震怒異常，當即以 「假借國事攻擊元輔」罪名，把他
貶到廣東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縣做典史。

這樣，他先是從南京沿江南下，返回家鄉臨川，然
後再從臨川繼續南行，前往貶謫場所。途經廣州時，順
便乘船出珠江口，遊覽了澳門，其時大約在一五九一年
聖誕節前後。這座與中國內陸風格迥異的歐洲式的小城
， 「碧眼愁胡」的外國商人和 「花面蠻姬」──葡萄牙
姑娘，還有市場上精美無比的寶石、香料、珍珠、象牙
製品、絲織品等寶物，以及市聲喧嘩、人頭攢動的展寶
、賽寶、購寶場景，都使他大開了眼界，增廣了見聞，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湯顯祖在澳門的時間不長，爾後，
便經由開平、陽江，登舟入海，再趕到徐聞縣就職。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湯顯祖所見的 「三巴寺」與後
來說的 「三巴寺」並非一碼事。現在，澳門的大三巴牌
坊所在的 「三巴寺」，奠基於一六○二年（萬曆三十年
），全部完工還要更晚。湯顯祖見到的 「三巴寺」，應
為聖保祿教堂（但也不是位於今日大三巴牌坊處的聖保
祿教堂），據說，那是一座 「以木板和磚蓋成的倉房形
式」的建築，其地在澳門城中心，與後建的大三巴牌坊
處的聖保祿教堂並不在一個地方。再者，儘管湯顯祖在
一些劇作中，多有毀僧謗道之語，對於佛學他還是頗有

研究的，他曾宣示過 「三教合一」的主張。在《牡丹亭
》中，他故意把澳門天主教說成佛教，洋教堂變為寺廟
，聖保祿譯成多寶寺，將天主教士稱為 「僧人」和 「住
持」。

這次不平凡的旅行，使湯顯祖成為中國古代著名作
家中最早到過澳門的人，而且，留下了四首七言絕句，
成為直接反映明萬曆年間澳門歷史及社會生活的生動的
史料。四首詩中一、二首，題為《聽香山譯者》。 「香
山」即指 「香山嶴」， 「譯者」今稱翻譯，當時叫通事
。由於 「譯者」為中國人，因此，詩人得以向他詢問了
許多澳門的情況。其二云： 「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
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大意
是，嬌媚如花的葡國少女，衣裳上噴灑着薔薇露水，她
的美麗的面容宛如西海邊上剛升起來的月亮，口中有香
氣噴出，使人聯想起爪哇國張尾放香的倒掛鳥。在中國
古代詩歌中，不乏對於美艷少女的描繪，但像這種誇張
而奇特的寫法，還不多見，顯現了劇作家豐富的想像力
。而且，無疑這也是描寫西洋婀娜少女詩中最早的
一首。

第三首為《香山驗香所採香口號》： 「不絕如絲戲
海龍，大魚春漲吐芙蓉。千金一片渾閒事，願得為雲護
九重。」明朝宮廷對龍涎香以及沉香、降香、海漆諸香
等海外香料需求量甚大，在澳門購求香料成了一項經常
性的業務。 「千金一片」，說明香料的貴重。 「香山驗
香所」應是朝廷設在澳門負責檢驗香料質地的一個專門
機構。第四首《香塞賈胡》，寫在澳門居留的葡國商人
： 「不住田園不樹桑，琅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
氣，白玉河邊看月光。」他們（賈胡）穿着華麗的衣裳
，佩戴着貴重珠玉，不事農桑，專以貿易為生。上述有
些內容，在《牡丹亭》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據湯顯祖自稱，《牡丹亭》完成於萬曆二十六年
（一五九八年），當時還在江西遂昌縣知縣任上，距其
遊歷澳門已過去七年時間。我們知道，此劇許多情節取
自宋人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但《謁遇》以及《悵
眺》兩齣戲文中有關香山嶴的情節，卻是他依據親身所
見所聞有意識地後加進去的。湯顯祖生當明朝日益腐朽
沒落的時期，親眼目睹了嘉靖皇帝服丹求仙、大興土木
，萬曆皇帝直接派遣親信宦官開礦、徵稅，無情搜刮等
種種荒淫無度的糜爛生活。通過描寫宮廷不惜挖空國庫
去採購海外珠寶，曲折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窮奢極欲、貪
得無厭的行徑，賦予這部愛情劇作以深刻的政治內容。
另外，《謁遇》中，柳夢梅（生）與欽差大人（淨）的
對話，也頗有深意：

（生）稟問老大人，這寶來路多遠？
（淨）有遠三萬里的，至少也有一萬多程。
（生）這般遠，可是飛來，走來？
（淨）那有飛走而至之理！都因朝廷重價購求，自

來貢獻。
（生）老大人，這寶物蠢爾無知，三萬里之外，尚

然無足而至；生員柳夢梅，滿胸奇異，到長安三千里之
近，倒無一人購取，有腳不能飛！

幾句問答，把封建朝廷愛 「蠢爾無知」的珠玉如性
命、棄 「滿胸奇異」的人才如敝屣的真相，彰顯得淋漓
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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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德化岱仙瀑布美如畫
夏 威

開卷有益，餘暇抽時重讀《道德經》、《佛經
》、《悅心集》及《聖經》等書籍，雖屬不同的宗
教範疇，但均導人向善、勸人積德，乃做人處世的
指路明燈，每次讀來都有新的感悟。《悅心集》乃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身修養心得的選輯，摘錄了王維
、白居易、蘇軾、司馬光、歐陽修等歷朝名家的佳

文好句，時而讀之，不但能提高文學造詣，而且可洗滌心靈，於煩囂
的都巿中如一股清風撲面而來，令人心曠神怡。

佛偈有云: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符
合因果論的科學邏輯。世上萬物，有因就有果，不知大家信不信？縱
觀古今中外許多事例，證明有因果報應，今日之因，明日之果，警醒
大家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那麼 「善」的真諦是什麼？筆者認為是無私的付出、給予及關懷
。相信只要人人付出愛，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和諧、美好。明白了 「善
」的意義，那麼就身體力行主動去做好事，達到行 「善」的目的。行
善的範圍很廣，包括：扶貧濟困、興教助學、賑災解難、施醫贈藥、
治病救人、幫助孤殘等，也不止狹隘地局限在捐出錢財上，其實做義
工、付出愛心，在別人需要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都是善行的表現。

敝方樹福堂基金及方潤華基金多年的善工旨在 「雪中送炭」，希
望為困苦中的人們送上溫暖。捐出的款項投入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未必得到回報，但是知道受惠者困境得以紓緩，內心感到喜悅，尤其
是收到失學的兒童重返校園後寫來的感謝信、看到殘障人士坐上輪椅
而展露笑容的相片、聽到貧困山區的孕婦因得到及時救治而誕下健康
寶寶的好消息，心境舒暢，自然對身體有好處，健康進步，可以延年
益壽。所以勸君 「日行一善」，好事不怕多做，而是多多益善。

相反，惡事多為，因良知受損而感到內疚，問心有愧，心靈不安
，睡眠不寧，情緒不穩定，對健康、壽元、家庭都有影響。

《易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行善不必求報答、求名聲，人生在世做了有意義的善工於願已足矣
。對筆者來說，五十多年行善之路，憑得是一份執著，就像愚公移山
的精神，亦會長期做下去。同時讓富有人家也來分析善惡之真諦，及
時行善，多積福蔭，使家族歷久不衰。

費孝通在《初訪美國
》中有一大段評論基督精
神的話： 「科學和民主造
下了現代西洋文化。這是
一輛單車，兩個輪子的配
合還需要一個看上去似乎

不動的三角架。這三角架就是基督精神。基
督精神包含着人類的同情，和未來的保證。
這在感情上是一個愛字，在社會上是推己及
人四個字，在生活上是理想二字。我不是基
督徒，我的眼睛並不看着上帝，因之，我覺
得更有資格來說這個話。我並不是為基督教
作義務宣傳；我不相信要得到愛心，要能推
己及人，要有理想，非做基督徒不成；我更
不相信基督精神祇在教堂裡。可是，我看到
地球那一面所表現出人生的另一條道路，不
能不深刻自剖，覺得我們所缺的還是這維持
着幸福單車的三角桿。最難得到的也是這種
東西。」 他的分析，很中肯，表達了一個有
良知的知識分子嚮往世界和諧的願望。

中國傳統文化裡並不乏要將愛弘揚的思
想。影響深遠的孟軻認為善是人的本性：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關鍵是要把善心放大： 「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
」在具體操作上，他也有提示：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運於掌。」然而歷史進程未如人意，兩千多
年過去了，在大多數情況下，孟子的理想僅
存在於精英的言說中。

近三十年來，隨着物質生活的提升，在
中國內地的公眾生活中出現了一族 「新人」，他們叫做 「志願
者」。在洪災中，在SARS襲來之時，在汶川地震後，在奧運
會前後，在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裡，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弘
揚的志願者精神，用八個字來概括，就是： 「奉獻、友愛、互
助、進步」。他們推己及人，心裡常為別人和社會着想，以實
際行動來促進和諧美好的社會建成，他們是和平年代的英雄。
他們的義舉使社會的良知相互啟發，相互影響，相互激盪，他
們是溫暖社會，淨化社會，改善人際關係，提高民族素質的先
行者。

如果我們社會的進步只停留在志願者個人義舉的層面上，
那是不夠的。因為如果缺乏法律的完善和政策的後援，好人很
容易受傷。電視報道過一位溫州的愛心人士向打工者 「施粥」
，對此，有法律專家評述：愛心是可貴的，但如果發生了食物
中毒之類的事，誰來負責？

一九九三年九月鄧小平和其弟鄧墾之間有過一次對話，鄧
公指出 「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談
到收入的差距，他強調 「這個問題要解決」。雖然 「解決這個
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但是一定 「要利用各種
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解決這些問題」，否則 「發展下去
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鄧公所說的 「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
種方案」是什麼，這是他留給後來人的試題。

讓愛弘揚，這是孟子的理想，是費老的理想，也是鄧公的
理想。朝着理想前進，我們不容懈怠。我們要思考，要行動，
我、你、他都要參與。

善惡淺析 方潤華

大三巴 （資料圖片）


